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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寻子路依旧熟悉

申军良一米六多一点的
个子，瘦瘦的，因为常年走在
路上，他脸上的皮肤已经被晒
成了深褐色，49岁，背已经微
弓，头发全白。为了不那么显
老，他把头发染成黑色。

即使这么多年被采访过
很多次，但被围在媒体镜头中，
走在广州增城的大街上时，申
军良还是略显局促。他走进
之前常吃的一家沙县小吃，要
了一碗炒米粉，转头问人群外
的儿子申聪要吃什么。

炒米粉是他在增城时最
常吃的晚饭，十年前还是一碗
7块钱，它不像汤粉，带着汤，
他这个北方人觉得稀，吃不
饱，炒粉的油脂、盐分、碳水，
能让他有足够的饱腹感。

找孩子时，为了省钱，他
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和晚饭，
因为午饭价格更贵。

与沙县小吃店隔着一个
路口的一条街中间，招牌挨着
招牌，其中一家旅馆，是他之
前常住的地方。最小的房间
15元，房间很小，没有卫生间，
只有一张床，没有窗户，洗了
衣服晾在洗脸池上面，衣服一
股霉味，总是不干。

申军良熟悉这里的每一
条街，这是15年一步步走出来
的。离宾馆不远有一所小学，
他以前天天在那里发传单。
最长的时间，他在增城待了一
年零三个月。

2003 年到 2005 年间，贵
州人张维平在广州、惠州等地
拐卖9个孩子，通过“梅姨”，交
易给买家。2016年，张维平落
网，供述将当时尚不满周岁的
申聪抢走后，电话联系“梅
姨”，将申聪带到十车队的斜
坡上。

这个斜坡在增城区鸡公

山东路，斜坡上一个三岔路
口，车来车往，当年申聪就是
在这里被交到“梅姨”手中。

其实张维平最开始的供
述里，“梅姨”没有称呼，他只
说是增城区一个本地阿婆，年
龄五六十岁。申军良找她找
了一年零三个月，见到这么大
年纪的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
专案组。直到 2017 年，张维
平才吐出“梅姨”这个名字。

这里住了几百户人家，申
军良曾把寻人启事贴每一道
墙，也曾敲开每一家的门去询
问“‘梅姨’有没有在这里住
过，认不认识”。

时至今日，申军良还是不
知道“梅姨”当初住在这里的
哪一家。

如同 9年前一样，他在这
里收到的依旧是陌生、打量、
好奇、疑问的目光。

在张维平对他拐卖 9 个
孩子经过的供述里，2003年到
2005 年，他将 4 个男孩拐走
后，都是带到十车队和“梅姨”
会合。

2017 年，申军良拿着画
像来寻找之时，距离“梅姨”出
现在这已经过去十多年。面
对一个模糊不清的面目，有
的人直言认不出，有的人把
她和在菜市场买菜的人关联
起来，有人把她认成是捡垃
圾的女人。

所有的都不确认，唯一
能知道的是，2003 年到 2005
年，在十车队的斜坡上，“梅
姨”和张维平会合后，抱着孩
子走路到两百米外的增城客
运站，坐大巴车前往近两百公
里外的河源市紫金县。

跪求线索

张维平拐卖的 9 个孩子
中，8个被“梅姨”卖到紫金县。

人贩子张维平、周容平落

网之前，申军良的寻人启事上
只 有 孩 子 的 照 片 和 名 字 。
2017年，广州警方根据张维平
的供述，公示了一张“梅姨”的
画像，申军良就在寻人启事上
加上“梅姨”的照片，他要找孩
子，找“梅姨”。

后来申军良得知，“梅姨”
曾在紫金县水墩镇的黄砂村
出没，在一个老汉家里，她断
断续续住过两三年时间。有
一次天晚了，张维平把“梅姨”
送到村里后离开。

老汉六十多岁，说着他听
不懂的客家话，对他的到来不
欢迎，也不客气，很多时候，看
到他来，骑上摩托车就走。

申军良说尽好话，实在没
办法，给老汉跪下，希望他能
说出一些“梅姨”的信息。

终于有一天，在央视记者
的陪同下，在村委会和当地派
出所的见证下，老汉告诉他，
那个女人叫“阿梅”，但他也不
知道“阿梅”真实姓名，也从没
见过她的身份证件。两人搭
伙过日子一样，“阿梅”住上几
天就走，来的时候，偶尔会带
不同的孩子来，问起来就说是
弟弟家的。得知“阿梅”和“梅
姨”有联系后，人们反应过来，
这里是“阿梅”的一个落脚点。

每次当中间人，“梅姨”
都会从张维平那里拿到 1000
元。但在去年，申军良才知
道，孩子的养父母最初买孩
子的价格是 18000元，但最终
到张维平手中只有13000元。

断断续续，申军良在紫
金县找到一百多个被拐卖的
孩子，但都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不知道的是，申军良
的寻人启事曾贴到过申聪的
村庄。

在上学的必经之路上，
在打篮球的球场旁边，申聪
曾停下来，看那张印着一个

不满 1 岁孩子的照片。上初
中的少年不会去想，自己是
不是照片上那个人，他只关
注到 10 万的悬赏金额，同学
还和他打趣，“要是谁找到拿
到这10万，就发达了”。

“找不到，我怎会甘心”

广州是什么样的？找到
孩子之前，申军良没有好好
感受过，榕树、木棉花，四季常
青的马路边，蓝天，白云，江边
吹来风，在一个焦虑的、悲伤
的、失去孩子的父亲眼中，没
有风景可言。

他的世界里，只有找到
孩子、找到“梅姨”这个念头。

申军良记得，他当时唯
一的感受是，广州的天灰蒙
蒙的，老是下雨。下雨，路边
和桥洞就睡不了，贴寻人启
事也不方便，心事千斤重，怎
么办？去哪里找孩子？

珠海、深圳、东莞和广
州，有线索的地方都去跑一
遍。一次，张维平供述，他曾
在十车队的斜坡那里，听到

“梅姨”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告
知她家里有事，让她赶紧回
家一趟，之后，“梅姨”买了一
张去往韶关新丰的车票。

申军良不知道那里是她
的家，还是她的娘家，寻人启
事一张张贴过去，还是找不
到人。

2020年，找到申聪之后，
申军良还是往广州跑，寻找

“梅姨”的线索。申聪感觉到，
父亲还是有一个心结没有打
开，他主动提出，要陪父亲一
起找“梅姨”。

他跟着父亲，再次回
到广州。

2025年，申军良来了 4
趟广州，上一次他回来，还
是去年的下半年，那次，申
聪拿到了找到“梅姨”的关
键线索，提交给专案组。
他很想找到后问问她，那
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也是被
她拐卖的，到底还有多少
个孩子经她的手被贩卖，
以及她的上面还有多少个

“张维平”。
找一个人这么多年，

申军良没有任何确切的信
息，只有一个带着引号的称
呼，他很多次梦见同一个场
景：他追着一个穿红色衣服
的、一米五左右短发、个头
不高的女人跑。那个女人
就是“梅姨”，但他始终没有
看到她的正脸。

“梅姨”落网之后，他再
回到广州，除了想要解答所
有的疑问，也和 15 年寻子
路做一个彻底的告别。

3月23日，申军良父子
在增城分局刑侦大队面见
了专案组民警，在同一个地
方的增城区看守所，“梅姨”
就关押在那里。

由于案件正在侦办中，
申军良能获知和对外公布
的有限，但他确认了，他在
紫金县寻找的“阿梅”就是

“梅姨”，那是他最接近“梅
姨”的时刻。而申聪拿到
的线索成为找到“梅姨”的
关键证据，他帮助自己的
父亲，解开了那个心结。

赵敏

寻子父亲申军良：
用十年翻用十年翻过过

“梅姨”这座大山这座大山
在找“梅姨”这件事上，申军良的执拗

程度，和要找到被拐儿子申聪一样。
他找孩子用了15年，找“梅姨”用了10年，

如果“梅姨”没有落网，他还将继续找下去。
在 2017 年 11 月的庭审中，申军良从抢

走申聪的人贩子张维平口中第一次听到
“梅姨”的名字。之后，他拿着广州警方绘
制的画像，到河源市紫金县寻找“梅姨”。
在这之前，申军良已经找了张维平口中的
这个“本地阿婆”一年多。

没有找到孩子时，他的执拗是可以理
解的，“梅姨”是贩卖孩子链条中的关键一
环，找到“梅姨”，才能找到孩子。但在 2020
年 3月申聪回家之后，他依旧没有放弃寻找

“梅姨”。
“梅姨”是谁，她长什么样子，她还有多

少个像张维平一样的上线，她究竟拐卖了
多少个孩子，申军良疑惑，更不甘心。

2026 年 3 月 21 日，广州警方通报“梅
姨”落网，申军良父子接到增城警方告知消
息的电话，在电话里，增城警方需要申聪补
充一些材料，父子俩一商量，决定亲自到广
州面见专案组。

3 月 22 日，再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申
军良想起那些年，他像蚂蚁一样，在一条条
街、一道道路上找孩子时，“梅姨”像横亘在
他前面的大山，经过漫长的跋涉，现在，这
座山终于要被移走了。

申军良当年四处张贴的
寻子启事。

“梅姨”落网后，申
军良和儿子申聪一起
到广东与专案组见面。

广州增城，2005
年的十车队路口的斜
坡就在这里，当年张维
平在此与“梅姨”会合，
将抢来的孩子卖往紫
金县。

此次“梅姨”落网
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一方面由于拐卖儿童
案件天然牵动公众神
经，另一方面与案件
横跨二十余年、牵涉
多个家庭、关键嫌疑
人长期在逃等多重因
素密切相关。尤其是

“梅姨”作为案件中最
具神秘性和争议性的
关键人物，其落网具
备极强的话题性。随
着媒体披露出更多案
件细节和抓捕过程，
舆 论 讨 论 度 不 断 走
高。“梅姨”案存在“侦
查技术限制”“身份信
息模糊”“作案留痕稀
少”等一系列难点，然
而 公 安 机 关 锲 而 不
舍，持续开展调查工
作，在长久努力之下，
终于破解这起拐卖儿
童案困局。

此次舆情也带来
多方面启示。一是动
态 回 应 遏 制 谣 言 滋
生。拐卖儿童案件高
度敏感，加之“梅姨”
形象长期被符号化，
极 易 滋 生 猜 测 、传
言。近日网络上出现

“‘梅姨’在广东广州
三元里被抓获”“落网

‘梅姨’真实照片”等
不实信息，虽然警方
已及时辟谣，但公众
可能出于愤恨与好奇
心理，继续对“梅姨”
的“身份信息”进行

“挖掘”与传播。对
此，公安机关需强化
引导，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避免不实信息
进 一 步 扩 散 。 二 是
聚 焦 核 心 疑 问 精 准
释 疑 。 此 次 舆 论 不
仅关心“梅姨是否落
网”，也高度关注其
在 犯 罪 链 条 中 的 具
体作用、将承担何种
法律责任、案件是否
超过追诉时效、是否
存 在 其 他 漏 罪 等 问
题。对此，法律专业
人士入场进行解读，
有 助 于 将 舆 论 讨 论
引入法治轨道，增强
公 众 对 案 件 办 理 的
理 性 认 知 。 三 是 应
借 此 案 进 一 步 放 大
反 拐 治 理 的 示范效
应，彰显反拐严打的
坚定决心。同时加强
普法宣传教育，构建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
防群治格局，推动“天
下无拐”从愿景变为
现实。

“梅姨”落网

带来的启示
□武文景


